
七月的天，开着空调都没觉得凉
快。老贺和刘燕在满地的包袱箱柜间走
来走去，整理乱七八糟的家什，忙得满头
大汗。他们的女儿，13岁的小荷，正踮
着脚尖，挑着地上的空处跳《月光下的凤
尾竹》。

刘燕打开小荷的舞蹈包，掏出一双
八成新的小码红舞鞋看了看，问小荷：
“荷儿，你用不着的玩意儿送给凡凡行
不行？”

小荷背对着妈妈做动作，头也没回
地应了声“行”！

凡凡是小荷的表妹，比小荷小 4
岁，也喜欢舞蹈。周末，两个孩子在
一个舞蹈学校里学跳舞，既是亲姊妹
又是师姐妹，感情非常好。小荷穿小
了的衣服和鞋，用不着的学习用具，
包括初学音乐时的那台电子琴，都给
了凡凡。

去年年底，老贺晋升高级士官，符合
家属随军安置条件，分到一套住房。为
了不耽误小荷学习，办完随军落户手续
后，他特意把搬家时间安排在小荷期末
考试结束后。

小荷出生后，老贺陪伴她成长的
时间太少。现在，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他要把这些年来欠小荷的父爱，加倍
补偿。

当天下午，整理好的大件行李先拉
去车站托运走了。第二天一早，一家三
口带着随身用品，赶往火车站。

在候车室等候检票时，怀抱舞蹈包
坐在爸妈中间盯着自己的脚出神的小
荷，突然想起什么，扭头推推靠着椅背闭
目养神的刘燕：“妈，我那双红舞鞋，你没
送给凡凡吧？”

刘燕昨天整理东西累着了，晚上因
为激动又没睡好。此时，她倦意正浓，听
到小荷问话，迷迷糊糊地回答：“你用不
着的，都给凡凡了！”

小荷闻言，眉头一皱，“啊”了一声，
扔下舞蹈包拔腿就往候车室门口跑。老
贺一把没拦住，急吼吼地喊：“干啥去？
回来！”

小荷就像没听见，头也不回地跑出
了候车室。老贺站起来去追，刘燕伸手

拽住他：“你在这看东西，我去！”
望着娘俩一个跑一个追的背影，老

贺一头雾水……
小荷过 9岁生日那年，正好赶上老

贺回家探亲。老贺问小荷想要什么礼
物。小荷歪着脑袋想了想，说要一双红
舞鞋。小荷已经有一双红舞鞋了，还有
一双白的，再买就是浪费。老贺便叫小
荷换件礼物。小荷一脸委屈，倔强地说：
“爸爸，你不是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吗？我把想到的告诉你了，能不能做到
就看你了！”

小荷这样说，老贺只好硬着头皮去
买了一双红舞鞋，还像模像样地包装了
一下。生日当天，小荷迫不及待地打开
礼物盒，掏出红舞鞋飞快地穿上，欢快地
跳了起来。老贺想不通：不就是一双红
舞鞋吗？怎么激动成这样？

起初，小荷跟老贺要红舞鞋做生日
礼物，刘燕也不太懂。后来，看小荷每
次去舞蹈学校，都带着老贺送的红舞
鞋，但跳舞时穿的还是原来那双。参加
舞蹈比赛时，小荷会穿上老贺买的那
双鞋。但比赛一结束，她便立刻脱下来
提在手里，光着脚丫跑回后台，又吹又
弹地整理干净，宝贝一样地赶紧收起
来。反复几次之后，刘燕恍然大悟，忍
不住红了眼圈。

在下楼的电梯口，刘燕追上小荷，一
把抱住了她。小荷拼命挣扎。刘燕使劲
搂住小荷，在她耳边轻声说：“那双鞋没
送给凡凡。”

小荷疑惑地望着刘燕。刘燕笑了，
拉着她回到候车室，打开舞蹈包，拿出那
双红舞鞋。小荷个子长得快，红舞鞋其
实早已小得不能穿了。

小荷夺过红舞鞋，双手捧着看，笑
了，也哭了。

老贺不解地看过去，那双红舞鞋
里，白色的底子上写着两行字。他凑
近仔细辨认，一只里写着：爸爸送的红
舞鞋；另一只里写着：爸爸陪小荷一起
跳舞。

老贺猛然转过身去，双手捂住了
脸……

大厅里传来播音员“开始检票”的甜
美声音，小荷擦擦眼泪，把红舞鞋放回背
包，拉好拉链背上，欢快地对老贺和刘燕
说：“检票啦，快走！我想快点见到我们
的新家！”

宝贝红舞鞋
■原 娟

我在“云端”巡逻

守护着家园

愿眼前的鲜花

在你心中绽放

张 龙配文

家庭秀

8月 23日 ，

驻守在可可西里

无人区的武警青海总队执勤

支队官兵巡逻结束后，上士

陶军与未婚妻视频通话，其

他战友纷纷为“嫂子”献上高

原特有的鲜花，表达来自远

方的祝福。

杨 浩摄

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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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他的故事，开始于长三角北
翼的一座港口城市，最后停靠在沈阳。

1941 年，13岁的他为反抗地主的
压迫剥削，加入游击队，成为一名侦
察兵，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1946 年， 16 岁的她反对包办婚
姻，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一名革命女
战士。

1948 年，在淮海战役的后方，她
望着他熟练地把村民支援的狗皮和蓑
衣铺在伤员身下、把用来吃饭喝水的
葫芦瓢二话不说给难以行路的伤员接
大小便，就被他身上那股军人特有的
坚毅与干练深深吸引。在那几十个昼
夜的战火中，她想，只要活着回去，
就在一起。

此后，他们参加渡江战役，随兄
弟部队解放杭州、上海，参加解放舟
山群岛战役……平时，他们忙于执行
各自的任务；闲暇时，他们一起畅想
未来。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了他的妻
子。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23 军入朝作战，他再次奔赴前线，
未来得及给她留下只言片语。

从部队领导那里听闻消息的她，
来不及埋怨生气，只想立即变成一只
鸿雁，飞到那片传说中金达莱花盛开
的田野。

几日后，她揣着领导的一张“批
示”作为医护人员奔赴前线。而此
时，他在哪里作战，甚至是生是死，
她都一无所知。

从南到北，舟车劳顿、水土不
服，她未及多想，只愿尽快赶到离
他 最 近 的 地 方 。 他 ， 是 自 己 的 战
友、同志、兄长、爱人。他们曾并
肩而行、出生入死，这次也不能丢
下她一个。

抵达前线时，四周山头被炸得焦
黑一片，到处是弹壳残墟。看着眼前
的场景，她没有打退堂鼓。历尽千辛
万苦，在战友们口口相传的帮助下，
她终于找到了他。

那时候，机场、库房常常上午
刚建，下午被炸。他申请加入空军
飞 行 员 行 列 ， 但 因 为 右 手 曾 受 过
伤，三个手指轻度残疾，无法灵活
操控飞行，组织便安排他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 2军后勤部，协调
通信、防空、运输物资等工作。于
是，他和战友们日夜抢修机场、库
房，来不及休息片刻。

她和他相逢的时候，身边都是伤
痕累累的战友。简陋的防空洞透进阳
光折射的光线，不远处炮火轰鸣。两
人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片刻后，她轻轻帮他掸去衣服上
厚厚的灰尘，一切尽在不言中。

匆匆见面，又匆匆告别。对她来
说，已经心满意足。

战争结束后，他的工作地改到丹
东，她退伍转业回到江苏。5年的异地

生活里，她独自照顾两个孩子。每次
他回家探亲，她毫无怨言、从不喊
累。她和他一样，懂得坚持和奉献。

1962 年，她随军来到丹东，又
追随他去了开原、长春、沈阳……
直至亲自护送他的身躯长埋于这片
黑土地。

2019 年 初 夏 ， 沈 阳 的 清 风 吹
拂 ， 透 着 一 丝 凉 意 。 她 躺 在 病 榻
上，惦念着早已离开人世的他。她
用那双劳苦一生、布满皱纹的双手
用力抚摸着泛黄的照片，动情地回

忆道：“以前，他总叫我小刘同志。
现在我老了，我要是见到他，要喊
他老王同志了。”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她已经辞世一
年有余。

生命是真实的，诚挚的。70多年
前，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相识相
恋，在炮火硝烟中缘定终生，在大半
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相濡以沫。如
今，硝烟散尽，那段蓬勃的生命时光
依旧动人心弦……

风 雨 相 随
■艾诺依

岁月有情

几十封已发黄的家书，是我自己写
给自己的，曾全部送到军营，每封都重复
着“平安”二字。

前段日子，外孙即将去当兵，天天盘
算着到部队咋干。他看到这些家书后，
非缠着要我讲一讲这重复着“平安”二字
的家书。

我家住在鲁北一个偏僻的小村。
50多年前我当兵时，村里能把一封信念
出个大概意思的没有几个人。至于写
信，一个是一位老先生，毛笔字写得很
漂亮，但一下笔都是文言文，那意思除
他自己明白谁也不懂。还有一位能给
大家写信的人是学校的一位姓于的老
师。我父亲念过几天速成班，大面上的
字认得几个，但不会写。母亲一字不
识。给我写信，就成了非求人不可的一
大难事。

那年父亲生病，我回家探望。父亲
说：“不念书就愚，咱连封信都写不了。
每过一段时间不给你写封信，就觉得不
对劲，可常求人写也不方便。趁你在家，
写上几十封。”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这家信，有事就写，没事就算了，
怎能集中写呢？
“你写些‘平安’二字的，家中一切都

好，我就将这平安信邮出；再写些‘有事’
二字的，要是家中有事情，我就将‘有事’
的信寄给你。”父亲说。

听了父亲的话，我跑到镇上的邮局，
一下子买回 50个信封，50张 8分的邮票
（那时平信邮资 8分），并将信和信封都
写好。到时候，家中只要将“平安”或“有
事”的信一装，送到邮局就行了。

这样，我在服役期间，每月都能
收到自己早已写好的家书，虽然内容
重复，可每次都让我的心情喜悦，倍
感踏实。

后来，信中还增加了些新的内容。
秋天，信里装上几片庄稼叶，表示今年好
收成。冬天，信里画上北风吹着的雪花，
寓意让我天寒多加衣。过大年时，信里
边还会有剪好的红“福”字，代表父母的

祝福呢！
年复一年，封封家书飞来，封封报平

安，没有一封“有事”的。其实，这期间，
父亲病重，家中盖房，只是父母都没有告
诉我。慢慢地，我明白了，这平安是父母
对儿子朴实深沉的爱，是盼望儿子干好
工作的良好祝愿。

自写自收的平安家书，为我当兵加
油鼓劲，让我深感爹娘恩情重如山,父母
大爱无垠……

外孙当兵临走前，我告诉他，当兵莫
挂家，在部队好好干，当兵就要当一个真
正的好兵！

平
安
信

■
刘
绍
堂

那年那时

家 人

插画：徐金鑫

前几天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短视
频，几名战士顶着狂风在巡逻线上艰
难行进，战士们身后的土坡上，一幅
用不同颜色石子摆成的中国地图映入
眼帘，下面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祖国在心中”。

方方正正的 5 个字，让我回想起
父亲多年前也曾送我一块石头，上面
有他亲手画的中国地图和“祖国在心
中”5个字。

那次，外出执行任务已经很长时
间没与家人联系的父亲，突然出现在
家门口。母亲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
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紧紧抱住
父亲黑黢黢的脖子。
“我跟你们讲，这次出去我可没空

手回来！”父亲放开母亲，边说边从背

包里拿出一枚金灿灿的军功章和一块
灰色的石头。他把军功章给了母亲
后，笑着把石头递给我。

我拿着那块石头翻来覆去地看，
除了上面的地图和几个字以外，没看
出什么特别之处。我索性把它一放，
嘟囔着：“我还以为是块玉石呢，出去
那么久就带一块石头给我。”

父亲说：“这可是我精挑细选、亲
手洗刷出来的石头！”他一边说着，一
边把石头放在柜子上的显眼位置。

母亲笑着说：“在你爸眼里那可不
就是块玉石嘛！他给别人准备礼物，
没有一次是买的，都得是他亲手做
的！”
“为啥？还不是抠门呗！”我不满

意地说道。
“不是抠门，是你爸长记性呀！”

坐在沙发上的姥爷点着烟，眯着眼睛
缓缓说起当年父亲“重金”求娶母亲
的往事。

当年，父亲买了几斤肉，一斤白
糖，拎着两瓶散装白酒，骑着“二
八”自行车到母亲家“登门拜访”。在
那个年代，乡下并不富裕，父亲带的
这些东西算得上是一份厚礼。没承
想，姥爷一开始连门都没让进。母亲
好说歹说，姥爷才勉强开了门。姥爷
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
老兵，见到父亲言行举止都透着一股
军人的刚正劲儿，又听说他是主动申
请赴边的驻疆军人，这门亲事才有了
眉目。
“要是换了其他小子，拎那些不走

心的玩意就想娶走我家姑娘，门都没
有！”姥爷一本正经地说着，语气异常
坚定，让我哭笑不得。

父亲听后连连称是。从那以后，
父亲每次给家人准备礼物，都会十分
用心地亲手制作。

那年中秋节，父亲托人给家里
送来一盒月饼。盒子里，一个个月

饼像列队的战士整齐排列，每个月
饼向上的一面都印着一颗五角星。
母亲见了惊喜不已，她说：“过了这
么多年中秋节，还是第一次吃部队
的月饼！”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月饼是
父亲跟炊事班的战士一起研究的成
果 。 他 们 自 己 刻 模 子 、 调 馅 、 烘
焙。为了做这些月饼，父亲的手上
还烫了一个泡。

那天，姥爷和母亲你一言我一
语，数着父亲这些年带回来的一件件
他亲手做的礼物，一会儿夸他有心，
一会儿嫌他手笨，说得父亲又得意又
尴尬，咧着嘴直笑。

一家人团聚时的欢声笑语似乎还
在耳畔。收回思绪，我望着窗外，想
象着父亲年轻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上，战风沙、斗酷暑……那时年幼的
我，怎么忍心责怪他在外那么久只带
回一块石头呢？
“你姥爷是军人，我也是军人，现

在到了你这一代，我希望你学会克服
一切困难，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坐在书桌前，我想起父亲从边疆寄来
的信。我从背包里翻出信来，再一次
仔细读完，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了
使不完的劲儿。

亲笔写的信最真实，亲手做的
礼物最有心。此刻，想起远方的父
亲，我想告诉他：“你想说的，我都
懂……”

父亲的DIY礼物
■张根实

家 事


